[bookmark: _Toc1]高二抒情散文 :北荒2000字
来源：网络  作者：紫陌红尘  更新时间：2025-05-02
当凄灰的蓝色染指东方的天空，灰色的雾幕谢下，我看见清阒的水泥小街上落叶匆匆飘过的身影，已熄灭的路灯下，奔走着稀疏的车灯。少年在枯死的草甸上投下了影子，面对着喷吐着白云湖蓝色的天空　　小城熟睡的人们即将迎来新一天的朝阳。　　一　　我坐在火...
　　当凄灰的蓝色染指东方的天空，灰色的雾幕谢下，我看见清阒的水泥小街上落叶匆匆飘过的身影，已熄灭的路灯下，奔走着稀疏的车灯。少年在枯死的草甸上投下了影子，面对着喷吐着白云湖蓝色的天空
　　小城熟睡的人们即将迎来新一天的朝阳。
　　一
　　我坐在火车中欣赏着仍喃喃着梦呓的北，咀嚼着“北”这个厚实稳重的字。我不清楚远方是否可以带给我一种思绪，“是否”并不重要，我更愿意带着思绪寄予远方。
　　清亮的窗外，是北方冬日的黎明。迎面，光秃的枝条肆意盘住天空，空旷的荒野中一处瓦房，红瓦的房顶被晨光涂成金色三角，袅袅的炊烟和着土地上浮动的雾气，若隐若现。眨眼的一瞬，树木、房屋、田垄在飞奔中遁入雾色，成为黑色剪影。吐雾的工厂锈迹斑斑，似一个吞吐青烟看似飘渺却衰朽的残念。一场欢腾又落入寂静，身后是黎明，前方仍是黑暗，昼夜在这里回归了融合的本质。自然始终在广袤中，在一隅里，上演着永不谢幕的狂欢。
　　窗外，是一块萧冷迭代、宁静空旷的土地；一块夏繁冬静、春茂秋衰的土地；一块目送者与被目送者遥望的土地。空气中，是童年时好闻的木柴炉烟的原始气味。
　　这里是寂冬之北。
　　二
　　我想，已南飞的雁此刻应会盘算何时归入北土，此刻，艳红与新意填满了北方，然而，朱门木朽、红漆褪落、堂前燕迁间是诉说不尽的更迭。
　　除夕的白天，每家对逝者的祭奠已成传统。
　　当一年一会的一族人彼此问候，家族的纽带似又拉紧一把。踏入坟地的树林，发觉已缩减不少。凝重灰白的石碑，见证了儿孙心带祈佑的跪拜，见证了家族的繁盛遍布华夏，见证了历史的穿越千年的亲吻。
　　一片繁杂过后，林地的一隅，一位中年样子的人缓缓行着祭祀之礼，我们一行人从它身边经过时，我看到他黝黑的脸上的半老的皱纹和斑点，手上在乡间的劳作间已不见原样。我朝一旁的墓碑看去，纸钱飞扬、鞭炮震地间，分明是他一人的单薄，分明是这家族烟火轻散的瞬间，分明是亘古不变的代代更迭的历史叹息。
　　另一处，早已被红瓦混凝土堆起的新房取代，面对森立的水泥房，一行人已无处跪拜，只能在路边燃烧纸钱，洒一壶酒，父亲遥遥地望了一眼，上一眼已是去年，下一眼又是经年，纸钱燃尽的灰烬随尘被风吹乱，洒落，安放。
　　碑前，已无故土……
　　三
　　很多事都是最初未期的样子。“拿一部钢琴来说，从琴键开始，又结束。你知道钢琴只有88个键，随便什么琴都没差。它们不是无限的。你才是无限的，在琴键上制作出的音乐是无限的。”下一个音符强弱，音调并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命题，待一曲唱尽，激昂婉转，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
　　回到老屋时，乡路上三块青石已不见两块，那是童年嬉闹的聚散地。儿时的伙伴相见时仍会唏嘘“多年未见”，令我喟叹的是，各人已学会了俯仰，在乡音的熟识中被硬插入了无形却窒息的隔膜。我分明听见，铃管猛击硬石那种刺耳的清脆金属疼痛声，久久未绝。
　　一位健谈的老者，被血栓硬夺去了舌头的柔软灵活，独留失神的人在原地含混不清着再次见面心中的欣喜，眼神失去了那种豁达，他还会找回。
　　闲来无事种植几根丝瓜的南屋的老奶奶，没少因我偷取损坏丝瓜而生气，却每年深秋都会送粗壮的老丝瓜瓤到我家。清洁碗具，任何化学试剂都难以替代，还有一种自然的气味。如今，只有几杆留下风痕雨迹的干裂的竹竿在砂质的墙壁上硬撑起村庄的痕迹。夏日夜晚，不知蒲扇轻摇，虫声吟吟的老人的棋局还能否聚齐。
　　四
　　有人问，能否不要离别，不要流逝，不要失败，不要褴褛。
　　然后会有人反驳没有萧冷何来珍惜，何来胜利，何来华裳。
　　一纸深思熟虑在实际的寒冷冰原中取不得半点光暖，张狂中往往隐含脆弱不堪。最终的乐观是另一码事。伪“深思熟虑”们嘲笑实践者轻率时，“无知者”早已在光阴交加的大道上跌撞了几次，得到了真正的深思。
　　前者的追问未免太过理性，恐惧。
　　后者的反驳未免太过狂妄，无力。
　　就如你是一穗麦谷，在田野之中，周围是众多陌生平凡却无比相似的麦谷。明丽的天空飞着鸟，它在打量哪一穗更为可口。你遥遥望着伫立的神气的稻草人，心想那是你的依靠，你的寄托，当然心中也无比透彻，实际上根本无所寄托。
　　当鸟俯身而下，置身在偌大的田野，你无处可躲……
　　五
　　我于一片灯红酒绿间听闻一句“北方还是太浮躁的。”
　　这声音似牛皮平滑的鼓膜突兀出的顶尖，也许是一声牢骚，也许是一声文人的感悟。但没有下文，似乎点透我恰到好处。
　　我不知道这句是否可以如雨声淅沥和风声飒沓般，改变我心中自以为满分而确凿的答案。“她就像一个被弃在篮子中的孩子，顺利漂到床榻之岸。”越是简洁轻松无限的东西，越意味着不可承受的重。我未去过，不敢定论。但是，那声音如同秋天一片枯叶，在风中飞舞，与水泥地面擦出清脆的拥有节律的透彻的声音。
　　人们都会歌颂繁盛而忽视掉春天也有落叶，秋天的农家，当碎金般明澈的阳光洒在那萧瑟之中破壳而出的黄羽之上，凋零之中的新生总是令人敬重。
　　当人们对趋同的真实加以信誓旦旦的确凿之时，无言的欺骗也在沉寂之中复燃，然后人们会在热烈的火焰前赞叹着壮观。
　　我目睹这言之凿凿。
　　六
　　城市的夜晚总是华美的。
　　冷色街灯映得梧桐叶翡翠般翠绿鲜亮，当你踱步在树影斑驳的街道上，空气中点缀的是早秋的夜晚难得的凉意。空气如同结冰般明澈，能够仰望星空。
　　街上流动的车灯汇成一条归入与出发的光河，光河的源头是万家灯火，奔流的是风击雨搏。人的一生都在这条光河中漂流，偶尔稍歇，追寻捕捞着已定的愿是满分的答案。
　　七
　　然而没有顺理成章的答案。
　　河岸的少年在撤去雾幕中留下黑影，迎面绯红色的天空展开双臂，在天宇山岫间呼喊，在暗夜光河中流转。然后寂静短暂的黑暗让少年醒来时更加雄壮挺拔。
　　梦想会被无限放大，被推崇，被看清，被热讽，被抛弃，被“活在当下”的理由切割得体无完肤。它在缩水，在推搡，在淡忘。
　　不管怎么说，樱花飞舞的早春，我会拉着你的手向远方的花开成海飞奔；风雪的长路，我给你未熄的明灯，接过你予我的斗篷，然后迎面无尽的孤独与理想。无所谓荣辱，一旦停滞在摸索的山洞，火把随时不够用。
　　迷茫也好，明确也罢。其实，每个人的心中，答案早已昭然。
　　故事已太多，南辕北辙……
　　八
　　我无数次去过海边，却未见暴风雨的海怒。
　　交给我去想象……
　　白色翻滚的浪裹挟着沙砾拍击着海岸，暗红色的礁石在白色升腾的浪珠气雾中不断闪现，老旧的船只在怒涛中落叶一般摇曳。天空，墨黑色的乌云团与灰白的阴雨云翻滚融合，如同战场的硝烟。烈风将浪花吹散在空中，扑面在少年的脸上，分不清颜色的外衣在风中被撕扯，席卷，飞扬。
　　岸边的行道树，落尘在狂风中了无踪迹，树间，是海和大地的气息。
　　枝杈间，萌发了一点绿芽——冬的墓碑……
　　高二: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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